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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你高 兴不高兴 ，浓雾 还 是生硬 蛮横地
笼罩着整 个天地 ，什么 都看 不 见 ，甚至连 自
己都看 不见 。然而走路 的 人并不胆怯 ，他有
事，他 要实现 自 己 的 理想 ，什么 险 恶也 不顾
地走着 。

严格地说 ，王 建 民没有读过 大学 ，没有
在科班的新闻学正殿 里接受过 导师们的 “洗
礼”，要 从 事 电 视 新 闻 采 访 ，自 然 是 费 力
的，这 正 像 一 位 从 来 没 有 杀 过 牛 的 屠 夫 一
样，面对 庞然 大物 ，
一无所措 ，心 中 只 是
打锣 。

王建 民不怕 ，他
相信人 有 “自 建 ”能
力。还是在西安郊外
灞桥农村 的 那 些幼 年
岁月 ，他 就 喜 欢 照
像，喜 欢 那 些 把 人
物、静物和动物摄进
照像机的能师们 。在
他当 时 少 年 的 眼 睛
里，这都是天下最有
本事的 “匠 人 ”了 。

他匆匆地度过 了
几年 乡 下学校 生 活 ，
还想继续深造 ，家境

不许，16岁 提前走进 了 工作大 门 ，在西安
一家 国 有摄影单位和 照像机打交道了 。

他很兴运 ，终于入 了 “照像佛 门”。
这种兴运 是可想而知 的 ，由 一 无所知

的“理想主义 ”者 ，不长时间就能操作 ，
就能从一盆清亮清亮的凉水 中 捞 出 自 己 制作 的 人 像 ，这些 人 像
有坐着 的 ，有站着的 ；有老人 的 ，有 小孩 的 ；有 结 婚 的 ，有友
谊的 ；有 战 士 的 ，也 有 学 生 的 。人 们拿 着 自 己 的 照 片反 复 欣
赏，脸上露 出 微笑 。建 民 由 此体味 出 自 己 的 劳动得到 了 社会 人
的认 同 。这 大概就是 从 “理想王 国 ”进 了 “现实 王 国”。

然而过 了 没有 多 久 ，他腻了 ，觉得眼 前 的天地太小 ，容 不
下一只雏鹰满世界的 锻炼翅膀 ，于是 ，他走进 了 兵营 。

建民 后来 回 忆参军故事 ，眉 飞 色舞 ，当 兵不光手 中 握枪 ，
还端 相 机 ，拍 摄 丰 富 多 彩 的 野 露 风 景 ，这 里 面 不仅 有 人 的 表
情，更 为 难得 的 是有人的 思想 ，人 的 追 求 ，人 的 梦 幻 和 人 的 内
心语 言 。

“ 天 生我才必有用。”他信这 个 。
一脱 下 军装 ，就 上 了 电 视台 。实践机会和 自 修机会双方来

到面 前 。他 究 竟年轻 ，究竟精 力 充 沛 ，当 周 围 人们还没有 注意
到他在做些什么 的 几年 光 阴 里 ，他 已 悄 悄 修 完 厂 大学 的 全 部课
程，又 专 门 攻读 了 国 内 外有关 的新闻 ，摄 影 理 论 著 作 。他感 到

肚里 的 河有 了 水 ，眼 里的灯有
了油 ，走 向 主战场 ，心 中 也有
了“战斗方略 ”

三十 六 七年揭过去 了 ，他
竟拍 了 1000多 条新闻 ，50多 部
专题 片 。西哈努 克 亲 王 、宾努
亲王 、丹 麦首相 耶思 森 、英 国
首相希思 、美 国 总统 卡特 、新
加坡 总 理李 光耀 等 访问西安 ，

他都上过 头条 。至 于在全 国 和地方获奖 的作品 ，更是路人 皆 知
了。

建民 很 能 吃 苦 ，这 苦 中 蕴 藏 着 一 种 “我 要 为 世 界 作 点 什
么”的 秘 密 “构 图”。陕北 高原 ，陕南高 山 ，关 中 厂矿企业 ，
国防 军营基 地 ，还 有娃娃们 的 教室 ，聋哑残疾孩子们的课堂 ，
乡村干部 的 土屋 窑 洞 ，平 民百姓 的 篱笆草舍 ，以及 后来 的 老 山
前线 ，他都 去过 。有车坐车 ，无车步行 ，有饭吃饭 ，无条件的
地方 自 备 干 粮 ，他 对 这 都 看 作 “应 该”。正 由 于 这 个 “应
该”，才产 生 了 那些来之不易 的 “作品”。

我是 和 建 民 走 过 一 段 路 程 的 。在成 都拍 一家 电 子 工 业 产
品，他 扛 着 机子 从 一 楼 直 奔 五 楼 ，脚 步轻盈 ，摄 完所摄 的 镜
头，连 一口水 都不喝 又转入 另 一家 企业 了 。一天下来 ，累 饿交
加，他进 门 的 头一件事 ，不是 自 己 躺 下喘一喘气 ，倒是先给大
家涮 杯 倒 水 ，端椅递烟 ，随 后 ，他打开机子 ，检查一天所拍的
故事。…

几十 年 的 “野 战 ”生 活 ，他落下毛病 了 ，那么能 走路的一
双结 实 灵 活 的 腿 ，现 在 启 步 艰
难了 。医 生 说 他 有 胆 石 症 并 发
隐型 腰 椎 坐 骨 神 经 炎 。他 不 在
乎，隔 三 间 五 地 扎 扎 针 ，仍 然
扛着 机 子 满 天 下 地 圆 着 “为 世
界作 点 什么”的 “记 者 梦”。

这梦 是 没 有 终 点 的 。他 不
退却 ，也 不 畏 缩 ，什 么 职 务 职
称，什 么 待 遇 桂 冠 ，什 么 奖 金
出国 ，什 么 下 海 大 款 ，他 连 想
都不 去 想 ，人 活 着 不 仅 是 为 了
物欲 ，还 有 比 物 欲 更 高 大 的 东
西，那 就 是 自 己 所 爱 的 “人 的
工程”。他 在 这 个 建 筑 工 地
上，已 经 耗 到 了 五十 二 岁 。

他说 ，耗 下 去 吧 ，一 直 地
耗下 去 吧 ，把 自 己 半 生 的 所 学
所用 ，统 统 的 交 给 所 作 ，纵 然
不能 盖 起 高 楼 ，也 可 搭 起 一 间
茅棚 ，在 那 间 风 景 独 具 的 茅 棚
里，种 自 己 的 花 ，养 自 己 的
鱼，写 自 己 的 字 ，说 自 己 曲 曲
弯弯 的 故事……

绿夏 习凤 山 作

学院门 的 变迁 （摄 于 西 安 教 育 学 院 ） 陈晓林

急功 近利　心 余力 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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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大都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 ，一只贪心的猴子把手伸进一只
盛着许多核桃的窄 口 瓶里 ，狠狠地抓了一大把核桃 ，结果手怎么也
拔不出来 ，然而它仍不放手 ，听罢 ，也许我们会笑这只既贪婪又愚蠢

的猴子 ，可是 ，我们自 己是不是也有同猴子一般的德性呢 ？
广告业 ，作为一门新兴的行业 ，在古城西安这块不算辽阔的风

水宝地上风风火火地猖狂了好几年 ，让古城人咋舌 ，让企业界发烧 ，让媒介
慌恐 。广告 公司的频频登场 ，打破了媒介一花独秀的僵死局面 ，使得客户
从原先的笑脸上门登广告 ，变为今天的矜持坐等上门客 ，成 了广告
人真正的上帝 。回首细品一下西安的广告业 ，状况究竟如何呢 ？

前一 时期 ，—位好友同我闲来聊天 ，当头就说 ：“今个西
安的广告公司真火 ，一下子就冒 出了一百来个 ，听说老孙家
看羊肉泡馍生意不景气 ，也办了一个广告公司”。此话诧
异，在此我们权 当 笑话 ，不必多猜 、多疑 、多虑 ，笔者仅仅只
是想借此笑料证明一个事实 ，这就是 ，是否一些挤身于广告
圈的人 ，本来就适宜经营羊肉泡馍 ，或许干其它行业 ，因为
那样更能够发挥出他们的专长 ，显露出他们的才华 ，实不该
让自 己的青春年华溺于碌碌无为的广告海洋之中 。

西安的广告公司 ，从原先的十来家 ，渐衍生出几十家 、
上百家，而后沦落到今天的浩浩荡荡四 、五百家 ，不能不让人
惊诧 ，不能不让人沉思 。广告是以不断重复的面孔同广大消
费者见面的 ，价格昂贵的媒介加上重复性的折腾 有几家企业能
够大把大把的花钱供你替他们做广告呢 ？况且 ，我们陕西的经济尚
谈不上发达 ，尤其同沿海地区比较 。在这种情况下 ，竞争客户便成了各类广告最吃紧的难题 。一些广告
公司不顾人员品质 ，大量收罗公关业务人员 ，说穿了就是拉广告的 ，同时各种名 目 的回扣也孕育而生 ，
你拉一条广告 ，此公司赠你百分之十的劳务费 ，他拉一条广告 ，彼公司送他百分之十五的辛苦费 ，
… …刚刚稳住脚跟的广告公司 ，便又在这种纷乱的争抢 、攀比之中苦苦挣扎 ，实让人怜悯 、让人嗤之 。

在国外 ，一些声名赫赫的广告公司 ，象电通 、博报堂 、扬 ·罗比肯 、奥美 、BBDO等等 ，他们的
做法恰恰同我们相反 ，这些拥有世界一流的广告人才 ，实力雄厚的大广
告公司 ，长年代理的广告客户不过两个 、三个 ，多至五个 、六个 ，也就是
说他们手中的客户数量远不及我们今天的广告公司手中的客户数量 ，
然而人家依然是老大哥 ，依然是广告经营的楷模 ，而我们照旧是小子
辈，照旧是名不见经传 ，究竟是何因呢 ？文行此处 ，不言也明 ，自 然用
不着我多说废话耽误阁下的宝贵时光 。

《 王炎林画集 》出 版
文/赵利文

西安 美
协副主席 ，
画家 王炎林
的画集 日 前
已由 天津人
民出 版社出
版。中 央 工
艺美 院 院
长，画家 张
仃题 写 书
名，作家 贾
平凹 和美术
评论家 陈云
岗作序 。

画家 王
炎林 为陕 西
画坛探索 性
画家 之一 ，

通过一 系 列
具有神秘色 彩 的 黄 土梦幻 ，把西方现代主 义 主流 派与陕 西 多 种
本土艺术相溶合 ，从而达 到一种 奇特而深 妙的 艺术境界 。此画
集收集 了 画家近 年来探索性作 品数十幅 。国 画 《太爷 》就是其
中之一。

煤海 墨 韵 写 春 秋
文/桂维平

步入 老陶 的办公室 ，仿佛
置身 于 艺术的殿堂 ：水粉画 ，
油画 ，栩栩 如生 ；钢笔画 ，写
生，千 姿 百态 ，把房间 装 点得
琳琅 满目……

“ 呵 ，办画 展
呢？”见 我 来
访。老陶忙起 身
说：“趁 午 休将过
去的 习 作整理一
下，归个类便于保
存。”这 个 有 10
年工 会主席 经历
的“少壮派”，“琴
棋书 画 ，打 球 照
相”样样 精通 ，愣
是把 蒲 白 矿 区 的
工会 工 作搞得红
红火火 ，先后被全
国和陕西煤炭工
会授予先进“职工
之家 ”称号 ，老陶
也荣 膺 “职 工 之
友”的殊荣 。

48岁 的陶炳林1967年毕业于西安矿院 ，分配到 山西从事采煤专
业技术工作。1971年他随第一批山 西工程技术人员援陕筹建渭北煤
田，来到了蒲 白 矿区 。由 于血气方刚的陶炳林多才多艺 ，当 时的“革
委会 ”破例将他调 入政宣组 ，这般 阴差 阳错竟使他与业余爱好结了
缘。从此 ，本末倒置搞展览 ，画壁画倒成了 他的本行 。每到一处工
人们总争着让老陶给 自 己作画 。仅他应邀为工人画的 肖 像就不下三
百幅 。很快以老陶为中心的职工业余美术活动活跃了起来 。恢复了
高考的1978年 ，陶炳林应试参加了美院油画专业的研究生考试被初
录，导师们惊讶地发现 ，这位具有良好素质的陶炳林却是唯——名非
美术专业毕业的考生 。因专业不对 口 ，导师们好生一番劝慰 ，又馈赠
了他一批书籍 ，鼓励他笔耕不辍 ，习画不止 。

1 984年 ，老陶被推上矿区工会领导岗位 ，平时工作再忙 ，他总是
挤出时间作画 。日 复一 日 ，年复一年 ，老陶的画技 日 趋成熟 。他结
合本职工作 ，将矿区安全生产教育内容绘制成图版 ，用平时拍摄的违
章及事故现场图片汇集成册 ，在基层巡回展览 ，深受职工群众的欢
迎。只要基层单位需要 ，老陶总是有求必应 ，无偿作画 。白 水矿准
备搞一幅大型壁画 ，请专业美工少则要花二三百元 ，陶主席闻讯赶去
为基层解了难 。

每每 出 差 在外 ，老陶 总是挎着 画包 ，随时捕捉创作 灵感 。他
时而沉思凝视 ；时而挥毫作画 ，常常 不思饮食 ，乐 此 不疲。“炽炭

一炉真玉性”。经过数十年 的 刻 苦研 习 ，他的 油画作 品 已 出 神入
化，玉成大 器 ，颇受 行家 们 的 青睐 ，老 陶 的 作 品先 后入选 煤 炭 部
职工书画展和陕西省煤炭职工 书画展 ，去 年 他本人又入选 《中 国
美术家 》辞典 。

艺海无涯苦作舟 。老陶在做好本职工作的 同 时正苦苦探索 ，
锤炼磨洗 。他忙里偷闲 ，每周 日 清晨6时按时倾听中 央教育 电视台
的绘画讲座 ，在他的 周 围已拥有30多 名 “弟子”。让我们期待老陶
挥毫作画 ，写出 更新更美的春秋 ！　（图 为 陶 炳林正 在 写 生 ）

随行就市　才子奈何
——新传奇故事 片 《唐伯虎 点 秋香 》

文/冠英

明代画家 唐 寅 ，又 名 唐伯
虎，生 于 江 苏 吴 县 ，擅 长 山
水、人物和花 鸟 ，能作 诗文 ，
工书 法 ，亦长于作散 曲 。他风
流倜傥 不拘 礼节 ，自 称 “江 南
第一风 流 才子”。对文人雅 士
风流韵事添 油 加醋的 演绎 ，自

然来 自 渊 源 流 长 的 “道 听 途
说”文学 ，尽管如 此 ，倒 也 促
使了 中 国 经典民 间传奇 说不尽
的话题 。

早在1940年 ，上 海沦 为孤
岛时 期 ，艺华 、国 华两家 电 影
公司 同 时拍摄 《三笑》，双方
都借助 唐伯 虎 与 秋香 的 传奇故
事招 徕观 众 ，赚 了 大钱 。艺华
的唐伯 虎 由 严化扮演 ，与秋 香

的扮 演 者 李 丽华 对 戏 ；国 华 则
推出 白 云 出 演唐伯 虎 ，和周旋
联袂 。两 位 唐 伯 虎 长 相 都 很
帅，亦 各 有 才 气 ，严化 对 音
乐，歌 唱 及舞蹈各有研 究 ，能
写诗能 作 曲 。白 云 对历 史 ，文
物及绘 画都有造诣 。演 员本 身

的素 质奠定 了 角 色 的成功 ，影
片公映 后 ，两对 才子 佳 人 风 靡

“ 孤 岛 ”
六、七 十 年 代 ，大陆观众

看到 的 香港长城 影业 公 司 出 品
的《三 笑》，由 影 星 陈思思扮
演佳丽秋 香 ，唐伯 虎则 由 女演
员反 串 ，其 中 大 量 的 民 间 小调
一时间 泛滥于 街头巷尾 ，妇 孺
万口 一 曲 “二 奶 奶 ”成 为 笑

谈。传奇还是那 个 传
奇，秋 香还 是那 个秋
香，导 演泡 制 的这位
反串 唐寅 已 使现代文
人摇 头 “侮 辱 斯
文！”然 而它 的 青睐
者人头攒动 。

到了90年代 ，倘
若唐才子 地 下有知 ，
不知 为 自 个又凭添 了
一身 好武功是得意还
是无 奈 ？香港 名 导李

力持将这段中国 经典 民间 传 奇
之霸再度革新重现银幕 ，由 中 国
电影 合 作制 片 公 司 与 香港 永 盛
电影 公 司联合摄制的《唐伯虎点
秋香 》一改过 去 唐伯 虎 “抱得美
人归 ”的 风流 色狼形象 ，将其塑
造成画艺非常武 艺高 强侠 义 肝
胆追求至爱的情圣 ：唐伯虎娶其
八位表妹 ，可谓妻妾成群 。但这
刚好凑成两桌 的夫 人们嗜赌如
命，唐 府 内 整 日 被 闹 得
昏天 黑地狼籍满 目 。伯
虎与 妻 妾们徒有 夫妻 名
份，内 心 十 分 空 虚 。一
次在拜神时偶遇 华府 丫
环秋 香 ，被 秋 香 的 爱 心
感动 ，遂 混 入 华 府 屈 尊
为伴 读 书僮 。然而华 夫
人武 艺 高 强 ，正 巧 是 唐
家一 大 仇人 。于是唐伯
虎在 华 府 隐 瞒 身 份 ，不

止“点 ”秋 香 ，还 要 “点 ”
更多 的 人 ……影 片 用
“ 兴灾 乐 祸 ”的 手法 演绎
故事 ，充 满 谐 谑 的 喜 剧
色彩 ，以 现 代 科 技 效 果
展示 的 狂 绘，武打 和 智
斗场 面 ，令 人 目 不 暇
接。香 港 窜红 的 笑 星天
王周 星 驰名 气 已 盖过英
俊小 生 周 润 发 ，是 香 港
近年 “无厘头”（搞笑 ）电
影票房最高 的 明 星 。周
星驰 身 上天 生具有幽默
感和那 种 冷面滑稽 的气
质，令 人 望 而 忍 俊 不

禁。巩利被重礼聘演秋香 ，不仅
与片中 的华夫人 、春 、夏 、冬各香
争妍斗丽 ，而且和银幕上的各个
秋香——李 丽华 、周旋 、陈思思
媲美 。光是这 明 星效应 ，《唐伯
虎点秋香 》自 上映 以来 ，已 一路
轰动 。

拍片意识随行就市是制片
人的 商业精明 。才子 旧 佳话演
绎新传奇 ，唐伯虎奈之若何 ？

闲话 字 谜 诗
文/高 潮

华夏文化的奇葩字谜诗 ，是古人留下的丰厚遗产 、今天吟读猜测仍十分
鲜活 。按制作手法大体有如下类别 。

一是增损式 。有首爱情字谜诗：“视而不见 哥走来 ，伊人去后莫木呆 ，嫁
你无家又添 口 ，不及原来心花开。”以姑娘爱心的独 白 ，诉说着“祝君如愿 ”
的吉祥语 。

二是递减式 。如 ：“守徐州失去大半 ，战 吕 布打掉 巾 冠 ，骂曹操盗走战
马，恨董卓有心无肝。”假借刘皇叔身份 ，讲述了三国 历 史故事 ，紧扣 出 刘玄
德之“德 ”的谜底 。

三是组合式 。古时一秀才得知儿子染上赌癖 ，便写了首 《戒赌诗 》示
儿：“贝者是人不是人 ，只为今贝起祸根 ，有朝一 日 分贝了 ，到头变成贝
戎人。”儿子百思不解 ，他指点 出 “赌 、贪 、贫 、贼 ”的演化过程 ，使
儿子悔悟猛醒 ，弃赌从良 。

四是混合式 。宋代女诗人朱淑 贞的 《断肠谜》下楼来 ，“金簪卜落 ；
问苍 天 ，人在何方 ；恨 王 孙 ，一直 去 了 ；詈冤
家，言去难留 ；悔 当初，吾错失 口 ；有上交 ，无
下交 ；皂 白 何须问 ；分开不用刀 ；从今莫把仇人
靠；千里相思一撇消。”这首闺怨 ，用少妇的涕
泪，痛斥了一个负心汉子 ，暗射出 “一二三四五
六七 八 九十”10个数字 。后 来 ，又 有 人 仿 照 朱
词，另 填 一 阕：“好元 宵 ，兀坐灯 光 下 ；叫 声
天，人在谁家？恨玉郎 ，无一点直心话 ；事临
头，欲 去 罢 不 能 罢 。从 此 后 ，吾 当 绝 口 不 言
他；论交情 ，也不差 。染成皂 ，说不得清 白 话 ；
要分开 ，除非刀割下 。到如今 ，抛得我才空力又
差；细 思 量 ，口 与 心 儿都 是假。”更 是一 韵三
叹，情意缠绵 ，委婉凄 切 ，血泪动人 ，与朱词有
同工异曲之妙 ，同样也暗含了十个数字 。

时空感 柳青 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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嘿！我今天真有运气 。我一走进那屋 ，一看见
屋里的家 当 ，我就知道这是块肥羊 。嘿嘿 ！果不其
然，我一拉开抽屉 ，就看见里面有一叠名片 ，拿起一
看，哈哈 ，原来这是经理的屋子 ，怪不得呢 。我又没费
多大的劲 ，一下子又翻出 了三千元的现金 ，十八万元
的存折 。乖乖 ！十八万够我享受几个一辈子呀 ！

本来 ，我 今天 可 以 顺 顺 当 当 地拿 走 这 十 八 万
的，可谁知我一 回 头又瞅见了 酒柜上的半瓶子茅台
酒，嘿嘿 ！不喝 白 不喝 ，怪 只怪我 当 时太贪 ，刚喝几
口，一下子就醉倒在地毯上 。等我睁开眼一看 。哎
哟我的娃他妈呀 ，经理咋就站在了 我的 面前 。我暗
暗沉住气 ，来个先发制 人 ，就问你是谁 ，咋跑到我家
来了 ！经理一听气红 了 脸 ，你 他妈 的 是谁 ，咋偷到
我家啦 ！我一听 火 了 ，是你家 ，你也 太那个连 人家
的假茅台也收 ，要不我不 会这么 快就醉 倒 的 ，那十
八万也老早就归我了 ，怪只怪我嘴馋 。

经理一听跳了起来 ，啥 ？你说啥 ？我的 十八万折子让你偷了 ，
快举起手来 ，交出折子 ，不然我就报警了 ！

我一听这话 ，反而嘿嘿笑 了 ，抬腿就坐在他的 沙发上 ，点着烟
美滋滋地抽 了一 口 才 说 ：警嘛 ，你可以报 ，不过眼下正在反腐败哩 ，
你说我偷 了 你十八万 ，那先给局子 （公安局 ）说说 ，你这十八万是咋
来的 ，到时候 ，不抓你这个腐败分子才算怪事哩 ！

经理人也没采 ，两句话就叫我给吓住了 ，他两手一摊 ，对对对 ，
好同志哩 （嗬 ！我成了他志同道合的同志了 ）好哥好叔好爷好先人
哩，有话慢慢说 ，有话好说 。

妈的经理把我当 成做买卖的 商人了 ，和我讨价钱哩 （如此小气
的人还 当 经理呢！）硬要我拿走一万 （你看多啬 ）我说你好啬 ，我好
不容 易碰到你个肥头 ，却只拿一万 。要不这样 ，你拿一万 ，其余全
归我 ，你看咋个相 。

经理 一听急了 ，还想抢我的折子 ，我说 ，想打架咋的 ，既然我敢
偷就敢不要命 ，干脆我再给你添一万咋相 ？

经理还 说不行 ，还说我不大方 。他还说我是 小偷 ，还可 以 再
偷，不不不 ，再挣十八万的可能 ，可我没了 ，实话实说吧 ，再加点吧 ，
我再也没机会了 ，因 为再过几个 月 我就要下去了 ，这就算我求你哩
同志哥 。

下去 了 ？我问 他下哪哒去 了 ，他说 他要下台 了 ，原来是下 台
了，好好好 ，我说 ，看你挺恓惶的 ，挣个钱也担惊受怕哩 ，男子汉大
丈夫不倚强欺人 ，再给你加四万 ，你看够仁义 够义气了吧 。

妈妈的经理说好 ，竟说我拿上这些钱 可 以找个正经的工作 ，做
个正正经经的人 。

嗬！他竟教训起我了 ，我正想做回 小 人收回那几万 ，这时却听
见门外有人说话哩 ，我赶紧逃了 出来 ，免得让谁再刮走我几万 。

咳！要是我不喝那半瓶茅台酒 ，就不会 白 白 丢掉那六万块 ，六
万块 ，足足够我过一辈子呀 ！

罢！罢 ！罢 ！常 言 说 得
好：人 心不足蛇吞象 ，那六 万
块没 了 就没了 ，权 当 让贼给偷
了，那没啥 ，没啥 ，好歹我还
有这十二万 ，把这 十二万在银
行里一存 ，加上利息什么 的 ，
从今 往 后 ，我 啥 啥 营 生 都 不
干，我 ，我儿子 ，我孙子 ，还
有孙 子 的 孙子 ，就可 以美 美 的
生活一辈子 了 。

常斌 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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△父 亲 气头上对 儿子说：“你简
直是蠢驴 ，拉 申 ！”

儿子 平静地说：“当 然 ，爸 爸 ，
奶奶 总是说我长得完全 像父亲。”

△顾客：“天啊 ，您怎么 还 出 售
牛奶 ！您瞧 ！那里掉进 了 苍蝇。”

店伙计：“您别担心 ，老 兄 ，要
知道 它 不 是 活 的 ，一 点 也 不 喝 牛
奶。”

△旅 店主人 对旅 客 说：“您为什么 一下子 点
燃两 支 蜡烛？我们商定 的 是点一支蜡烛 ，您应该

另行 支付 第二 支 的钱。”
旅客：“可这 是 一支蜡烛哟 ，

只是我把它 掰成两半而 已。”

△ 债 主 对 负 债 者 说：“怎 样 啊 ，伙 计 ，我 正 指 望 着
呢，今天你把欠款给我带来 了吗？”

负债者：“不 ，今天没带来 ，后天带来。”
债主：“我可好像记得前天你 也 是这样说 的。”
负债 者：“完全正确 ！既然如 此我 已 说 了——我就坚

持这一点。”

闲侃 电 视
文/陈嘉瑞

●一些青年学生之所以丢弃书本 ，日
夜粘在电视机前 ，皆因为他们发现书中并无
“ 黄金屋 ”和“颜如玉 ”。而电视里的世界很
精采 ，不仅有颜如玉 ，更有膀如玉 、胸如玉
和腿如玉……

●许 多 人对我们的 广告模特颇 多微
词，其实我们的广告模特够有修养啦 。除
非到了非做不可的时候 ，她们才大挤其眉 ，
大弄其眼 、大袒其胸 、大露其乳……并没有
一露到底 ，仍然“犹抱琵琶半遮面”，主要是
怕心脏不好的观众 当 场晕倒 ，故而慈悲为
怀。我们再不 予 同情和支持 ，就实在太没
有人情味了 ！

● 有人有了 几个臭钱 ，打着赞助的幌
子变着 法 儿为 自 己扬名 ：连
续剧搞赞助 ，每周一歌搞赞
助，天气预报也搞赞助……
搞得我们的 电视台很不好意
思。欲将其轰 出 门去 ，又实
在觉得盛情难却 ，只得采取
半推半就之上策……新近惊

闻一讯 ，有人竟得寸进尺 ，欲
对我们崇拜的女主持人搞什
么“本人 由XX公司特约主
持”。果真如此 ，岂不令吾等
“ 缺银少钱 ”族痛心疾首 ！

●城里中药店生意兴隆 ，效益颇佳 ，然药
材之品种远比不上电视里齐全 ！电视台若在
全国各地大办医药分店 ，恩泽众生 ，滋其阴而
壮其阳 ，大伙哪一个不一边猛掏银子 ，一边千
恩万谢 ！

● 电 视连续 剧每
到关键之处 ，电视台的
小姐先生们总要给大家来
几段广 告 ，主要是怕 大家
尿憋过久而膀胱发 炎 ，谁
知竟遭 众人怨恨 ，真是 好
心不得好 报 ！

●有人说我们 电
视台只知道赚钱 ，这实
在太不 公道 了 。君不
见从早到晚 ，我们 电视
台播 出 的 广 告不计 其
数，有哪一条是宣传 自
己产品 的 ？一定 要说
有，也只一句欢迎收看
本台节 目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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